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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春节，我们的地球华丽丽地“流
浪”了一番。

凭借炫目的特效、刺激的剧情，科幻
电影《流浪地球》一跃成为今年春节期间
的票房黑马。仅上映 10 天，其累计票房
就已经突破了 30 亿元人民币，这一成绩
足以让它在中国电影历史，乃至世界电
影历史上占据一席之地。

作为一部国产科幻电影，《流浪地
球》电影的成功，以及此前科幻小说《三
体》的大卖，都足以让人们感受到科幻文
化在中国的日渐流行。于是，一群或许数
量并不算多，但绝对想象力十足的群体，
也开始得到更多的关注，那就是科幻迷
群体。长期以来，中国的科幻迷一直是以
小众群体的面貌出现，其年龄结构又以
青年人为主，这就决定了高校自然而然
地成为科幻迷的主要聚集地。

那么，问题来了———在中国科幻影
视和文化氛围渐浓的背景下，高校科幻
迷们的生存状态又是怎样的呢？

夹缝中生存

或许是由于国内最大的科幻杂志社
坐落于此，成都市可以算作国内科幻文
学氛围最重的城市之一了，而位于成都
市区的四川大学，自然“近水楼台”。

四川大学工程管理专业大二学生黄
颖璐最初接触科幻作品是在高二那年，

《三体》让她领略到了科幻文学的魅力。如
今，她已是四川大学科幻协会的会长。

“我是去年才加入科幻协会的。”黄
颖璐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进入
川大科幻协会的那天，正是协会成立 25
周年的纪念日。而自 1993 年成立后至
今，四川大学科幻协会从未出现过断代，
这让黄颖璐颇感自豪，因为“这在国内高
校的科幻协会中并不常见”。

与四川大学远隔千里之外的中央民族
大学，便是黄颖璐口中“常见”的“大多数”。

2004 年，马之恒考入中央民族大学
汉语言文学专业，那一年，学校的科幻协
会刚刚成立。而在马之恒大一下半学期
时，便出任了第二任会长。

作为一名资深的科幻爱好者，马之
恒曾想方设法招新和发展校园科幻。但
令他颇为无奈的是，由于当时学校和学生
对科幻理解不深，所以科幻协会并没有受
到重视。“我们组织过几类科幻活动，比如
看片会、接龙创作科幻作品，也曾经组织
会员参观科技类的博物馆。”马之恒说，虽
然经过了种种努力，但在他毕业两三年
后，学校的科幻协会还是因为种种原因
解散，直到几年后，才又重新注册成立。

在南方科技大学科学与人类想象力
研究中心教授吴岩眼中，虽然科幻协会就
是校园科幻爱好者的主要聚集地，但它们

的生存非常不易。“之前就常常有同学找
我反映，觉得科幻协会可做的活动并不
多，而且科幻属于小众文化，要发展起来
并非易事。”吴岩说，一大部分热爱科幻的
人只是喜欢看，能够写作的却少之又少。

“毕竟作者和读者之间数量有巨大反差，
我们无法要求人人都会写作吧？”

在 2017 年进入南方科技大学工作
之前，吴岩曾在北京师范大学从事了多
年科幻教育工作，并于 2003 年，在国内
创办了首个“科幻文学”专业。此后的 14
年间，这个专业在北师大文学院一直默
默存在。其间，吴岩几乎找遍了所有能授
课的人。2015 年，在吴岩的努力下，北师
大又开始招收科幻方向的博士生，但限
于学科属性和门类归属之间的冲突，许
多喜欢科幻的理工科学生很难考进来。

对比当下，吴岩觉得人们对科幻的
关注程度，已经远不如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但这中间有作品本身的原因。“那时
候，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初版就
发行 160 万册，作品让人们看到了‘四个
现代化’实现后的未来。恰恰是因为作品
与人们的当前和未来生活靠近，所以才
受到关注。但今天科幻似乎离许多人的
生活太远。”他说。

马之恒觉得，相对于一些幻想类作
品，特别是玄幻、奇幻类网络小说，科幻
并不容易流行，因为科幻阅读既需要读
者具备一定知识储备，也需要经过深度
思考，才能体会其中科技体系设定的妙
处。“网络上有一些读起来不需要过多思
考的‘爽文’，它们和手机游戏一样，往往
带给人浅层次的愉悦，这种愉悦与人的
本能接近。而阅读一部经典的科幻作品
后获得愉悦，却是来自深度阅读和思考
后的愉悦感。享受这样的愉悦是需要些
定力的。”马之恒说。

虽然不论是从下而上的社团还是从
上而下的教育，科幻存在都显得颇为不
易，但马之恒还是坚信，大学文化应该是
多元的，所以科幻文化也应在其中。“其
实，很多科幻作品都比较‘阳光’，比如思
考科技发展如何塑造人类社会。而这种
培养人深度思考的能力，恰恰与大学精
神或者说大学对学生的塑造相辅相成。”
马之恒说。

回望曾经在学校为科幻奔走的三年
时光，马之恒觉得自己有些保守了：“当时，
我们比较多地组织关于科幻影视的活动，
以为这些活动会更受欢迎，但我们没有更
好地利用北京的科普资源，让会员们从中
收获感悟。现在想来，科幻社团只有拓展自
己的边界，才能让更多人喜欢科幻。”

不断拓展科幻的边界

在拓展边界这件事上，四川大学科

幻协会作了很多尝试：比如与音乐社团
合作进行幻想音乐节，与辩论队合作举
办与科幻相关的“星云杯”辩论赛，以及
与桌游类社团共同开展幻想类的桌游活
动等。“我们每年都有固定的活动，比如
幻想文化周，就是在一周的时间里，每天
举行与科幻有关的各种主题活动。”黄颖
璐说，有意思的是，他们还仿照《哈利·波
特》电影的情节，举办魁地奇比赛。只不
过他们不是骑着扫把在天上飞，而是拖
着扫把在地上跑。

除了在校内开展活动，这些年来，一
些高校科幻社团还尝试着走出校园，与
一些社会公司进行合作，并在合作中不
断拓展“脑洞”。

比如，2015 年成立的未来事务局就
是一个以“未来”为核心的科幻文化品
牌。该公司的作家经纪负责人、资深科幻
活动组织者李不撑告诉《中国科学报》，
他们曾与北京师范大学科幻协会举办过
关于未来教育的讨论，关注人工智能时
代的教育问题；曾在对外经贸大学邀请
天文学家和经济贸易类的教师、学生一
起，关注“星际贸易”。“科幻会为人们理
解世界增添色彩，也会改变人们看世界
的角度。”李不撑说。

从 2016 年开始，未来事务局每年会
在线上举办“科幻春晚”。说是“春晚”，其
实更像是“春节主题的科幻小说集体创
作”。2019 年，他们将科幻春晚的主题定
为“故乡奥德赛”，邀请了 20 多位海内外
的优秀作家，为故乡写一篇科幻小说，或
者对“故乡”进行解读。

在这种努力中，越来越多的人了解
并慢慢爱上了科幻。

在四川大学，丰富多彩的活动让科
幻协会每年招新人数都能达到 200 人左
右，协会规模保持 800 人左右；未来事务
局的科幻春晚也在坚持了三年后，忽然
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很多人一年一度的
特殊期待，以至于一到腊月，就有读者和
作者来偷偷打听：今年的题目是什么？

今年春节档，《流浪地球》的热映更是
令科幻迷们兴奋。吴岩就似乎看到了《小
灵通漫游未来》发行的盛况重返现实。他
觉得，这就是科幻产业文化转型的开始。

“其实自上世纪 70 年代，美国《星球
大战》取得成功时，这种转型就已经开始
了。我们整整落后了 40 年。”吴岩说。如
今，在美国等国家，影视、游戏、主题公园
等元素在科幻产业中的比重，早已经远
远超过书籍。“我希望《流浪地球》的成功
是一个信号，能鼓励投资方多多投入科
幻电影。”

而就在接受采访前不久，刚刚有人
告知吴岩，仅在 2 月 13 日那一天，国家
电影总局登记科幻片的数量就增加了
36 部。

科幻的种子

在新学期里，黄颖璐也打算借《流浪
地球》的“东风”，在学校里举办一些活
动。“从干事转为会长，我的压力还是很
大的，经常考虑组织哪些活动。”她说，此
外，由于一些客观原因，学校科幻协会的
每一任会长都要在大三时离任。因此，在
新学期里，她还要帮助下一任会长熟悉
工作。

虽然自己的“在位时间”只剩下一个
学期，但黄颖璐并没有多少不舍，因为即
便离开，她也可以经常回来参加活动。而
她非常崇拜的一位“老会长”便是如此。
这位老会长在毕业后，自己创办了一家
与科幻产业周边相关的公司。今年，这家
公司还参与制作了《流浪地球》的周边产
品。“很多人毕业后，还是与协会有联系。
不断有老人帮助新人，所以每个新人都
不是孤军奋战。”黄颖璐说，“我想这就是
传承吧。”

事实上，在与未来事务局签约的科
幻作者中，一些人在校时就是科幻协会
的成员，例如近几年受关注的科幻作者
滕野、孙望路。“我很乐见科幻协会发展
起来，学生们的想法活跃且不受束缚。而
且，科幻协会也让那些喜爱创作的科幻
爱好者们获得了认同感，如果不是如此，
或许他们也没有契机或者氛围一直创作
下去。”李不撑说。

如今，曾师从吴岩、后进入清华大学
学习的飞氘早已在科幻界小有名气，并
成为我国第一位科幻博士后；从北京大
学科幻协会走出的陈楸帆，也被公认为

“80 后”科幻作家中的佼佼者，还多次斩
获中国各大科幻文学奖；马之恒也一直奋
战在科普和科幻的第一线，他的长篇小说

《歧路之龙》也在 2015 年出版……
现在，吴岩已经将目光从培养科幻

高精尖人才转移到对中小学生的培养，
他期望孩子们在很小的时候就能植入
科幻的种子。“谈到科幻，只知道凡尔
纳，现在加上刘慈欣，还远远不够。”吴
岩说。为了改变这个状况，他所任职的
南方科技大学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
中心已经编写了全套中小学教材。今年
6 月，这套用于校本课程和课外学习的
教材即将问世。

“我是心理学出身，知道如何根据认
知发展需求来安排教材的内容。例如，我
们的小学教材是用科幻来辅助想象力的
发挥，初中教材重点培养科学思维，而高
中教材则更重视带给他们审辨式思维的
内容。”吴岩说。

未来，校园依旧是科技、科普、科幻
相关职业的“孵化地”，在校园中撒下的
科幻种子，终将会成长为未来科幻的中
流砥柱。

能参加江苏卫视知识竞答类节目
《一站到底》，是南开大学软件学院 2017
级本科生陈骁持续六年的梦想。

2018 年，陈骁终于登上《一站到底》
的舞台，取得什么成绩对他已不重要，重
要的是他已圆梦，更实现了与父亲的“六
年之约”———陈骁的父亲一直支持他参加
节目，自 2012 年起就坚持把每期节目问
答记录在本子上，这样的本子如今已有
40 本。

40 本手抄题见证追梦历程

2012 年 3 月，《一站到底》节目首播，
当时陈骁还在上初中，与父亲偶然在电
视上看到，便被深深吸引，父子二人至今
仍保持着每周准时收看节目的习惯。

2014 年，陈骁上高中后开始住校，没
法与父亲一起看节目。他的父亲便想了
个办法———抄书，把节目中的问题和答
案都记录下来，在周末陈骁回家时一并
拿给他看。“给陈骁抄书，一期节目要抄
两天，一般是周二、周三的中午和晚上的
休息时间，这样周五就可以给陈骁看
了。”陈骁的父亲回忆道。

高考后，陈骁也加入了抄书的行列。

六年间，父子抄出了 40 本题。
其实，最早收看《一站到底》，看到首

期获胜者邓自宇与自己同岁时，陈骁便
萌生了参赛的想法。但囿于中学课业繁
重，他的“一站梦”一直没有实现。2018 年
7 月，即将升入大二的陈骁从父亲那里
得到消息，《一站到底》在苏州有地面招
募活动。他不假思索地订票前往苏州。

这次，陈骁通过了层层选拔，终于登
上《一站到底》的舞台。

程序员≠黑框眼镜 +格子衫

在《一站到底》的录制现场，陈骁站
了三个多小时才出场。

二选一的选择题和简答题，两种题
型选一种作答，选哪个？面对“前辈”周卓
诚的“邀请”，陈骁有些猝不及防，最终选
择了后者。他倒吸了一口气，不仅咬咬牙
点头应战还主动加码———放弃自己的

“容错权”，也就是放弃自己答错一次题
而不被淘汰的豁免权。

这次，陈骁并没有打败对手，可对他
而言，自己的“一站梦”已经实现，不再留
下遗憾了。

“在神话故事中，女娲补天时砍下了

哪种动物的腿来作为擎天柱？”
“‘断鳌足以立四极’———乌龟。”
“‘恕我不能站起来了’是哪位美国

作家的墓志铭？”
“铁血硬汉———海明威。”
古今中外，天文地理，《一站到底》节

目中，陈骁回答的问题涉及各个领域，他
不仅能给出答案，还会补充背景知识。他
认为，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庞大的知识储备，与陈骁兴趣爱好
广泛密不可分，虽然他高考的第一志愿
就是软件工程，并表示自己“很坚定想学
软件”，但这并不妨碍他热爱其他领域。“人
们总是对理工男程序员有一种刻板印象：
戴黑框眼镜，穿格子衫。”陈骁笑谈，“还好
我目前头发还挺多的，我不想让大家一眼
看到我，就觉得是那种不解风情的人。”

而且，他还是书法爱好者，经常在社
交网站晒书法作品：手写染卡书签、临
摹古帖作品、偶然发现的好诗词，甚至
日常心情……他都喜欢让笔墨代替自
己诉说。

“分高事儿少”不是我的选课标准

“阳光开朗”“字如其人”，同学眼中的

陈骁是个勤奋努力的好学生，当他参加的
《一站到底》节目播出时，整个宿舍都围在
屏幕前观看，他们相信陈骁能“一站到底”，
还可以顺便拍拍他的“表情包”。

看完节目，他的舍友陈鑫表示：“我
没想到陈骁平时做了那么多事。”

对待大学生活，陈骁也有自己的独
到见解。

“假如有两个老师，一个讲课不知所
云，但是给分高；另一个上课循循善诱，
但是考试很严格。你会选哪个？”陈骁坦
言：“我肯定选后者。”

陈骁从未打听过哪门课的老师给分
高，只关心这堂课能收获什么。他表示：

“我这学期选了现当代诗歌创作与欣赏、
国学经典导读、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品格
与修养这几门课。”这些都是南开大学开
设的公共选修课。

“高山流水，夏蝉冬雪，我能将世间
一切美好的事物重构，汇成二进制的河
流，从指间流出，敲击在键盘上……”

讲授“现当代诗歌创作与欣赏”课的
刘功业老师让同学们结合自己所学专业
创作一首诗，借此机会，陈骁把自己想说
的话巧妙地写进了诗里。他认为，理工男
也要有人文素养，这样才能全面发展。

陈骁：非典型“程序猿”圆梦《一站到底》
姻本报通讯员 蒋佳倩 郭懿萌 记者 袁一雪

得知江苏省南菁高级
中学“普通高中大美育课程
体系建构”项目获得 2018
年国家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时，凌一洲特别开心。得益
于母校南菁中学的美育教
育，他在创造发明的道路上
获得了中国青少年科技创
新奖、全国十佳创意之星、
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金
奖等一系列奖项。

如今，作为江苏大学
三年级的学生，凌一洲专
注于可视化实验技术研究
和化学美育推广工作，在
大学期间已发表核心期刊
论文 16 篇，作为特聘教师
在中小学开设校本课程，
获评江苏省课程基地促进
育人模式转型研究成果奖一等奖。“生活在一个大力鼓励倡导创新的
时代，体会真理之美并把这种美传递给他人，这是一件何其幸运又幸
福的事。”凌一洲说。

玩出来的发明家

在老家江阴，凌一洲是当地的“名人”。小学时，一杯搅动的大麦
茶引起了他对万有引力和行星运动的思考，撰写的《转速之谜》获得
了全国科学小论文一等奖。

初中时，凌一洲开始捣鼓火箭，多次试验发射自己制作的模型火
箭，9 种添加剂、40 多种配方，一次次燃烧试验和数据分析后他得出
了改性 KDNX 推进剂的最佳配方，在国家级期刊《创新时代》上发表
了人生的第一篇期刊论文。

高中时，他在学校数字化实验室中大展手脚，用高温传感器测量
酒精灯火焰不同部位的温度、探究水升温比煤油快的异常现象……
利用 DIS 数字化信息系统的多种传感器，在开展各类试验的过程中
他发明了单摆简谐运动演示方法、新型液体密度计等多个教学演示
仪器和发明，申请专利 30 多项，一次次实验体会汇聚成 22 万字个人
专著《微科技实践录：实验探究与创意发明》并出版。

“有兴趣，觉得很好玩，就去做了。”在父母和学校营造的宽松环
境下，以兴趣为原点，以专注为路径，凌一洲在发明创造的道路上把
雪球越滚越大。2016 年的夏天，他作为江苏省唯一的中学生代表，走
进人民大会堂，参加了第十届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颁奖大会。

不仅自己会玩，凌一洲还组织同学一起参加科技创新活动，并倡
议成立南菁青少年科技中心，主办学校科技创新大赛，以校本课程形
式讲授“宇宙开发”，指导同学申请专利发表论文……南菁中学校长
杨培明评价说，凌一洲身上有这样的气质：有思想会表达，有责任敢
担当，有爱心能宽容。

可视化技术看见美

在江苏大学，凌一洲学习的是车辆工程专业，而他的研究却走上
了一条“非专业”的道路。

大一时，专业学习压力不大，没有条件开展数字化实验，凌一洲
不得不思考着今后的路往什么方向走，“隐约和创新有关，只是苦于
没有具体的目标”。闲不下来的他申请了学校大学生科研立项“创新
教育如何融入日常教学”。

一次偶然的机会，凌一洲发现网上的微距镜头很便宜，可以配合
手机拍摄细微现象。正好手头有化学实验的仪器，他便拍摄了一组照
片，发现微距镜头下化学反应的沉淀、气泡、变色、溶解等现象生动而
直观地表现出来。“这是一个神奇的美丽世界，能给人一种主观的愉
悦感和满足感，也能吸引人去探寻美丽现象背后的化学规律。”仅用
普通的智能手机配合廉价的微距镜头，他就拍出了中国科普摄影大
赛三等奖的专业摄影作品。

也就在那时，凌一洲看到了“美丽科学”团队拍摄的可视化素材，
他确认自己可以把可视化技术辅助化学美育的开展，解决化学美育
过于抽象、不易操作实施的问题。

大学物理实验课上，物理实验中心主任王国余得知凌一洲的想
法后，主动为他提供实验场地和经费，并提出可以用凌一洲自己的创
新实验代替课程。凌一洲也陆续申请到国家级大创项目、江苏大学十
佳创新创业之星、十佳创业团队、创新创业一等奖学金等，入驻学校
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有了项目和场地的支持，他一头扑进了可视化
实验技术的研究中。

都是硫酸铜与氢氧化钠的沉淀反应，色度、纹理、形态之美一样
吗？锌与稀硫酸反应仅仅是“生成无色无味气泡”吗？反应速率不同，气泡
一样“活泼和灵动”吗？……凌一洲从“微”入手，开发出一个个化学实验
微项目，在《化学教育》等核心期刊发表了 16 篇科技论文，甚至吸引了一
些教师“粉丝”，发来邮件和他探讨如何开展教师演示实验。

凌一洲确定，以可视化技术辅助化学美育，可以培养学生美的感
受、美的鉴赏、美的表现、美的创造、美的延伸，使得化学美育工作可
以循序渐进。

平凡中亦有情感洋溢

这些年来，凌一洲从事创造发明、创新实验从来不觉得枯燥乏
味，他告诉记者，“过程中有微妙灵感带来的惊喜，有科学发现带来的
意外，也有论文创作带来的酣畅”。现在，凌一洲所做的就是把美的感
受传递给更多的人，在他们的心中也撒下美的种子。

在江苏大学，凌一洲连续两年举办“可视化实验创新大赛”，指导
学生拍摄美丽的化学反应，吸引了化学专业和非化学专业的学生共
同参与；在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凌一洲开设了校本课程“菁观实验：
美育渗透的可视化实验”，每隔两到三周，就从镇江赶往江阴，为学生
现场授课；他又被聘请为江阴市实验小学特聘教师，在小学开设了

《小液滴·大世界》校本课程……
从创造发明走到如今的创新研究，凌一洲的学习之路一直非常

顺畅，有的时候，他也有点纳闷“怎么会这么顺利？”仔细想来，一来是
自己的选题方向都很新颖，受到欢迎；二来，身边的师长无一例外都
非常支持他开展创新工作。从其与众不同的个人爱好，似乎也能窥见
一斑。作为一个九零后，凌一洲喜欢收集铜元、粮票、邮票等老物件。

“我是一个‘上进心’不强的人，我付出的努力是在追求一种平凡人也
可以享受的情感洋溢的日常生活。”

未来，凌一洲希望考取教育学领域的研究生，从事基础教育研究
工作，这也和他所追求的美的目标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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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种子”在校园
姻本报记者 袁一雪

凌一洲：
在创造中看见
“看不见的美”

姻本报通讯员 吴奕 记者 温才妃

凌一洲在小学上课


